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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泊桑名篇小说《项链》〖1〗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是一位具有争议的女性，历来对她的解读可谓褒贬不一，这正是由于不同时代读者的参与和对话，催生了不同的“第二文本”[footnoteRef:0]。因此，理清时代心理变幻与玛蒂尔德不同形象之间的关系，力图让形象解读去美化、去妖魔化，渐趋客观。 [0:  第二文本：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前，还不能算真正的作品，只能成为“第一文本”。读者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基础，对作品中的文本符号进行着富于个性色彩的解读与填空、交流与对话，使作品转化为“第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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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指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那里面包含着某些“空白”，只有读者才能填充这些“空白”。〖2〗
德国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指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作品的意义与作者个人的体验之间没什么关联，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生成的。〖2〗
由此可见，文本是恒定的，而读者是成千上万的，有不同期待视野[footnoteRef:1]的读者必然会与作品产生不同的“对话”，进而解读出不同的人物形象。 [1:  期待视野：在文学阅读之先及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 

这就不难解释不同时代的中国读者对莫泊桑作品《项链》中主人公玛蒂尔德形象的解读为何如此千差万别了。
一、西学东涌的八十年代与“虚荣女”玛蒂尔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教科书认为玛蒂尔德是“一个不自量力追求享受、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形象”，这种一棒打死的解读方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民众的心理有关。
“伤痕”心理催生痛恨。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过国共内战、自然灾害后，文革刚刚结束，干枯的思想等待着甘露的滋润，被禁锢的意识期待着自由思想的解放，阶级意识尚未褪去，打倒资本家和右派人士的运动还余波不止，资产阶级是我们无产阶级人民的对立面这一意识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理论教导民众“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都是来自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中国民众又曾经受过外国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的压榨、剥削，但凡看到奢华享受的念头便轻易与压榨剥削相关联。因此，当莫泊桑的小说《项链》进入人们的视线时，大家毫不犹豫地给予道德批判。文章中玛蒂尔德的7个梦想和4个陶醉历来最受批判，其中原文“她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讨男子们的喜欢，惹女人们的艳羡，风流动人，到处受欢迎。”学者们便认为这突出地表现了玛蒂尔德的不切实际、爱幻想、爱慕虚荣的心理，塑造了一个渴望跻身上流社会、渴望过上舒适安逸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并把玛蒂尔德的悲剧定义为“性格悲剧”，对其大加鞭挞。
与“安贫乐道”的幸福观有隔阂。玛蒂尔德的生活与当时广大的中国女性生活有较大反差，玛蒂尔德的丈夫虽然只是教育部的一个小书记员，但是有一笔遗产、家里还能吃上肉汤，可是她却有享受奢华生活的幻想。反观中国的80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太高，服饰、住所不能追求奢华，但是女性自主意识却很高，女性也能在职场上自信地与男性共同合作，女性的幸福感很强。女性不需要像玛蒂尔德一样耽于幻想，而是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为家庭出一份力，女性勤劳务实、安贫乐道、有尊严，这便因幸福观的不同而产生了对人物的鄙视和批判了。
综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玛蒂尔德都被定义成一个“虚荣女”，学者们否定这个女子的不切实际，否定她的幻想，并让后人引以为戒。
二、贫富分化的新世纪与“奋斗女”玛蒂尔德
21世纪的教科书又补充了其他的见解玛蒂尔德是一个“勇于向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3〗，这种高歌式的解读显然也与新世纪的民众心理有关。
迈入新世纪，改革开放已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尚未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贫富分化加剧，底层人民通过网络宣泄不满情绪，“蜗居”、“蚁族”、“穷屌丝”、“矮挫丑”等等新名词代表着人们的自我调侃和无助感，“官二代”、“富二代”拼爹的现象冲击草根群众的心灵，使得无论是底层还是中产阶级想要往上爬的梦、舒适之梦、富贵之梦幻灭。所谓的白领精英阶层虽然能三餐无忧，但也背着“卡奴”、“房奴”的称号，这些“求而不得”却苦苦想着发财梦的人，不正与玛蒂尔德类似吗？玛蒂尔德的幻想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幻想，渴望过得更豪华、更舒适、更体面，可现实却是柴米油盐，月月还贷，入不敷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评论家对玛蒂尔德形象的解读发生了变化，玛蒂尔德成为了一个向命运抗争的“奋斗女”，她的7个梦想被解读成了“不妥协的反抗”，而丢失项链后的贫困生活被定义为“真正的反抗”。
而玛蒂尔德的梦想破灭和命运的玩笑，更让新世纪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命运的无法操纵，想要成功却又不想出卖灵魂的挣扎，劳苦终生却离梦想越来越远，玛蒂尔德在故事最后“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这让读者能联系到自己奋斗一生，年华老去，终究留于平凡，这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并同情这个主人公。
因而，在新世纪，玛蒂尔德的悲剧命运获得了同情，玛蒂尔德的抗争也成了中产阶层无法跻身更高的阶层的悲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玛蒂尔德的评价没有办法再简单停留于批判，而更多地挖掘出这个人物身上可爱、可敬的品质——勤劳、朴实、真诚、坚韧。
三、“双面娇娃”玛蒂尔德的心理动机
     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期待视野会催生不同的人物评价。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除了应该把握时代动向，全面客观地评价人物，给予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引领，还应该从她的悲剧中剖析缘由，吸取教训。那么为何勤劳诚实的玛蒂尔德会产生虚荣心呢？
     贫穷。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作品《悲惨世界》〖4〗里曾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玛蒂尔德就是法国一个穷苦家庭的女子，她“没有陪嫁财产，没有指望得到的财产”，而且在当时的法国妇女还无法出外就业，就更加无法获得金钱。正是因为童年时期的贫穷，养成了玛蒂尔德性格中的敏感和自卑，让她成年后日思夜想，渴望过上奢华的生活，可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获得，所以时常陷入痛苦。
     无爱的婚姻。凭一己之力无法生活的玛蒂尔德，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利用姿色结识男子，并过上好的生活。玛蒂尔德虽然有姿色，却“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所以她嫁给了有一笔遗产的教育部小科员罗瓦塞尔，嫁给了没有爱的婚姻。罗瓦塞尔不热衷舞会，不热衷豪华的衣饰，不热衷精美的宴席，他满足于肉汤和打鸟的节俭生活，而玛蒂尔德“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可以说他与玛蒂尔德在精神层面是完全没有交流的。没有爱的婚姻更催生了玛蒂尔德对物质的依赖，对风光体面生活的幻梦，对自我的麻痹。
时代的弊病。从文本可知虚荣是当时时代的弊病，文洛瓦塞尔劝说妻子参加舞会时说“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可见无论男女都十分渴望上流社会的宴会，宴会中“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可见享受奢华舞会的何止一个玛蒂尔德。事实上，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的氛围都洋溢着一种投机致富，金钱至上的心理，道德底线急剧下降，同时期的法国作家雨果和福楼拜的作品中也屡屡可见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道德沦丧的小人物，而前辈作家巴尔扎克更是把这种人物描绘得入木三分，如《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而玛蒂尔德纵使虚荣，却没有为了物质梦想而抛弃自己的灵魂，做出任何的苟且丑恶之事，可见玛蒂尔德的本性为善。
一个既诚实善良又虚荣不切实际的“双面娇娃”，看似矛盾，内里却隐含时代和个人的双重原因，现代女性要不重蹈覆辙，需破除心魔，不媚俗，不取巧，需寻觅真爱，踏实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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